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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互联网普及背景下，农村青少年网络成瘾问题凸显其家庭支持系统的结构性矛盾。基于补偿性网络使用

理论，本研究通过深度访谈法对云南省S村10组网络成瘾青少年家庭进行追踪调查，探讨家庭情感与工

具支持双重缺位如何驱动青少年形成补偿性网络使用行为，并揭示其自我强化的作用路径。研究发现：

家庭支持的双重缺位是农村青少年网络成瘾的根本诱因，弥补未被满足的心理需求是其主要动机，补偿

性网络使用从“建设性补偿”到“过度补偿”的演变是其成瘾路径，且网络成瘾还会反作用于家庭支持

系统，构成“缺位–补偿–恶化”的闭环机制。这一发现为理解农村青少年网络成瘾提供了新的视角，

并为干预实践提供了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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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widespread internet penetration, the issue of internet addiction among 
rural adolescents has highlighted the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within their family support sys-
tems. Based on the Compensatory Internet Use Theory, this study employed in-depth interview 
methods to conduct a longitudinal investigation of 10 families with internet-addicted adolescents 
in Village S, Yunnan Province. It explored how the dual absence of emotional and instrumental 
family support drives adolescents to engage in compensatory internet use and revealed the self-
reinforcing pathways of this behavior.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dual absence of family support 
is the root cause of internet addiction among rural adolescents, with the primary motivation being 
the fulfillment of unmet psychological needs. The progression from “constructive compensation” 
to “pathological compensation” in compensatory internet use represents the addiction trajectory. 
Moreover, internet addiction can, in turn, negatively impact the family support system, forming a 
closed-loop mechanism of “absence-compensation-deterioration”. This study provides a new per-
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internet addiction among rural adolescents and offers insights for in-
tervention 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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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除了给我国带来了成效显著的数字经济外还对我国青少年群体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第 54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4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11 亿人，互

联网普及率达 77.5%。而中国社会科学院于 2024 年 9 月发布相关报告显示，未成年上网率已达到 99.9% 
[1]，远高于我国 77.5%的互联网普及率。青少年群体在享受网络带来便利的同时，其过度使用网络现象

也越发普遍，尤其是农村的青少年。与城市青少年相比，其网络成瘾背后呈现出复杂的家庭动力机制。

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家庭结构呈现核心化、小型化与空间离散化趋势，传统家庭支持系统功能弱化。

因此，农村青少年的网络成瘾问题不能简单归咎于个人意志力薄弱或技术的诱惑，而应被视为其家庭在

社会转型浪潮中原有的支持系统失效后，青少年为满足基本心理需求而采取的一种适应性策略。同时，

网络成瘾对农村青少年造成的伤害是多维度且深远的，大致可划分为“生理–心理–社会发展”等层面。

具体而言，在生理层面，网络成瘾会造成视力受损、颈椎病、睡眠结构破坏、代谢紊乱等问题；在心理层

面，网络成瘾与焦虑、抑郁等精神疾病相关；在社会发展层面，网络成瘾直接挤压了青少年用于学习的

时间与精力，可能造成学业荒废与中断。此外，网络中的有害内容更容易使青少年价值观偏移和信仰弱

化，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对农村青少年网络成瘾的研究和干预多集中于行为干预层面，而对其背

后深层的家庭与心理动因的探讨与理解不足。 
补偿性网络使用理论为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有利视角。该理论认为，当个体现实中的基本心理需求

得不到满足时会转向互联网寻求替代性满足，这种补偿性使用一旦过度便可能发展为网络成瘾。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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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成瘾的根源很可能深植于社会变迁所重塑的家庭环境之中，特别是情感与工具支持双重缺失的结构

性困境。基于此，本研究认为农村青少年网络成瘾的根源很可能深植于社会变迁所重塑的家庭环境之中，

特别是情感与工具支持双重缺失的结构性困境。网络成瘾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补偿性行为”，是农村

青少年面对现实困境与未被满足需求的一种策略。本研究旨在通过质性探讨揭示这一补偿过程的内在逻

辑与个体经验，为理解和干预农村青少年网络成瘾问题提供一个深刻视角。 

2. 文献综述 

2.1. 成瘾的定义 

网络成瘾，是一个在现代社会中越来越受到关注的问题。网络成瘾问题在 1994 年由美国伊凡·格登

博格提出，当时被看作是一种行为成瘾，认定其为因过度使用互联网而造成社会和心理功能损害的一种

现象。而陶教授领导的科研团队，在深入研究和广泛收集数据的基础上把网络成瘾明确界定为一种心理

精神健康问题，它不是简单地关于网络使用的问题，而是一个涉及个人对网络的依赖程度、次数以及由

此产生的行为变化的问题[2]。由于各学者对网络成瘾的界定难以达成一致，中国青少年健康教育核心信

息及释义(2018 版)网络成瘾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将其定义为在无成瘾物质作用下对互联网使用冲动的失

控行为，主要表现是过度使用互联网后导致明显的失业，职业和社会功能的损伤[3]。其核心特征包括：

对网络的心理依赖、难以控制上网时间、戒断反应等[4]。行为失控、情绪依赖、功能损害、认知扭曲等

是网络成瘾的典型行为与心理表现。在本研究“网络成瘾”一词指代青少年在行为上表现出依赖、失控

与功能损害的问题性网络使用现象，并非临床诊断术语。 

2.2. 青少年网络成瘾 

青少年网络成瘾问题日益严重，其不仅影响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与学业等，而且对家庭关系、社会发

展也会造成负面影响。当代青少年在网络成瘾的表现上还呈现出一定的特异性：在行为失控层面，由于

缺乏自控力其上网时间远超计划，常以再玩一会进行自我妥协，与现实互动和学习相比优先选择游戏或

线上社交。在功能损害层面表现为学习成绩下滑、现实社交能力退化以及久坐熬夜带来的健康风险等。

认知扭曲层面表现为对时间感知失真，低估实际上网时长[5]，以及将网络作为逃避现实问题的唯一途径

等。问题的严重性更体现在其成因的复杂性上。现有研究表明，网络成瘾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与个

体心理特质、家庭环境、社会文化因素等交互作用的结果。家庭因素被反复证明在青少年网络成瘾中扮

演者至关重要的角色。家庭功能[6]、家庭经济地为[7]、教养方式、[8]父母婚姻状况[9]等因素均能有效预

测青少年网络成瘾。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中国传统的主干家庭与联合家庭逐渐解体，核心家庭则逐

渐成为社会主流[10]。父母为维持生计被迫迁移务工，导致家庭陪伴时间锐减。传统面对面的交流被虚拟

互动所代替，非语言沟通逐渐弱化，这导致亲子间的情感联结浅表化，这种类型的家庭呈现“空间离散

化”，使青少年难以从家庭获得支持。同时，离婚率的攀升和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催生了数量庞大的单亲

家庭等非完整的家庭形态[11]。非完整家庭的青少年其在现实世界中难以找到合适的对象来释放自身压

力和消极情绪，于是将注意力转移到网络上，在虚拟世界中追求自由、归属感和被理解的感觉[12]。这种

由宏观社会变迁导致的结构性家庭功能不足与支持缺失，为青少年转向网络世界寻求需求满足埋下了伏

笔，也使得农村青少年成为网络成瘾的高风险群体。 
目前针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对策研究中主要集中于“家–校–社”联动[13]，以及社工等专业力量的

介入[14]，近年来也探索出药物干预和体育运动干预[15]等方式，都取得了一定成效。同时，这些干预措

施也存在一定不足。一方面是它们大多局限于行为矫正与认知重塑，旨在直接减少青少年的网络使用行

为或改变其对上网的非理性认知。因其未能触及到驱动成瘾行为的根本心理需求，所以这种模式在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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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能够改变青少年的网络使用行为但是无法彻底解决网络成瘾问题。另一方面是现有干预模式往往解决

了“怎么戒”的问题，却没有深入回答“为什么会成瘾”这一重要问题。因此，本研究试图通过引用补偿

性视角来回答这一问题。 

2.3. 补偿性网络使用理论 

补偿性网络使用理论由 Kardefelt-Winther 提出，该理论认为个体很多时候都将使用互联网作为一种

应对现实挫折和未满足需求的一种策略[16]，其核心驱动机制是需求代偿与逃避性调节[17]。即使青少年

明知将大量的时间、精力用于上网会影响自己的健康、学业，甚至导致家庭冲突等，他们仍热衷于上网。

补偿性网络使用理论指出，消极的生活情境可以产生上网的动机，当个体在现实生活中感到孤独、缺乏

成就感时，互联网因高匿名性、易得性等为其提供了一个理想的“避难所”或“补偿场”[18]。由于父

母外出务工，没有太多时间与精力关注儿童的学业、心理健康以及生活习惯的培养等，久而久之孩子会

出现情感空缺便会通过网络的方式寻求心理安慰[19]。然而，这种补偿行为是一把双刃剑。当个体将注

意力转移到互联网时，可以暂时忘记负面情绪，从而缓解这些负面情绪带来的不适感。当外界给予的压

力越大，负面情绪带来的不适感越强烈，个体需要花费在网络上的时间越多。这种过度依赖虚拟补偿也

会削弱个体发展现实的应对动机与技能，导致其在现实世界中更加孤立无助，从而进一步加深对网络的

依赖，形成一个恶性循环[20]。这一现象在农村青少年群体中尤为显著，因其家庭支持系统面临“情感

–工具”支持双重缺位的结构性困境，而这恰恰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家庭结构变迁的直接后果。家庭情感

支持指家人给予精神支持、鼓励、谈心、交流等，是青少年安全感与自我效能感的主要来源。家庭工具

支持则指家人在生活中给予的支持[21]，是具体的、实际的帮助，如学业辅导、行为引导等。但在农村

特定的社会背景下，这两维度的家庭支持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一方面，农村青壮年大量外出务工导致

隔代养育普遍化，但祖辈因代际隔阂难以提供深度情感支持[22]，且祖辈更加关注青少年的饮食起居，

而对思想和兴趣缺乏了解，对青少年沉迷手机的危害认识也不足，导致留守儿童更容易沉迷于网络。另

一方面，留守、半留守状态使青少年长期处于情感忽视状态[23]。同时，农村父母受自身教育水平限制

使其存在辅导青少年学业的现实困境，家庭经济条件也难以支付青少年的补课或兴趣班的高昂费用[24]。
青少年为了避免批评与挫败，他们选择通过搜题软件来获取可靠感，缓解成绩和课业负担的压力[25]。
再次，教育方式的矛盾。部分农村家长在对青少年的教育上呈现出“溺爱”与“高压”的矛盾，甚至采

取简单粗暴的惩罚措施[8]。这种家庭支持的不足促使青少年转向网络寻求替代性满足，而家长在网络监

管上的极端化策略又进一步加剧了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风险。补偿性网络使用理论为理解青少年网络成瘾

现象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解释了青少年为什么明知沉迷网络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仍然选择这样做，

因为网络有效地补偿了他们因家庭结构离散与功能失效而缺失的情感与工具性支持。青少年可以在网上

获得现实生活中所体验不到的满足感和虚荣感。一旦下网会有一种失落感，对社会支持的要求会促使他

们重新投入到网络中[26]。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已充分揭示了农村家庭结构变迁的宏观趋势、留守儿童面临的普遍挑战以及

家庭因素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重要影响。补偿性网络使用理论为理解个体如何在现实需求缺失时转向

网络提供了有力的心理动机解释。然而，现有研究多将家庭支持作为一个整体变量，或侧重于单一维

度，未能深入剖析在农村特定语境下，情感支持与工具支持如何同时缺位，以及这种双重缺位的具体

表现如何触发青少年不同的补偿动机与行为。此外，相关质性研究相对匮乏，难以揭示这一动态过程

的内在逻辑与个体经验。因此，本研究旨在融合“农村家庭变迁”的结构性视角与“补偿性网络使用”

的心理动机视角，通过质性研究方法，深入探究以下核心问题：在农村社会转型背景下，家庭情感支

持与工具支持的双重缺位具体表现为何？这些缺位如何导致青少年基本心理需求未被满足？青少年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6.152142


张国丽 
 

 

DOI: 10.12677/ass.2026.152142 370 社会科学前沿 
 

又如何通过网络使用进行补偿，并最终发展为问题性网络使用行为？本研究期望通过对此过程机制的

细致刻画，深化对农村青少年问题性网络使用根源的理解，并为基于家庭功能修复的干预提供更精准

的启示。 

3. 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 

基于上述理论与文献回顾，本文建构了分析框架(见图 1)。该框架将宏观的社会转型与家庭结构变迁

视为根源性背景，认为其在农村地区催生了“隔代养育”、“亲子离散”、“教育方式失当”等普遍现

象，进而导致家庭系统产生情感支持与工具支持的双重缺位。这种支持的缺位是导致青少年基本心理需

求(如归属与关爱的需求等)得不到满足的核心原因。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则会激发强烈的补偿动机，促使

其进行补偿性网络使用。具体路径可能包括：通过游戏段位或获胜获得成就感；通过网上交友寻求群体

认同与情感慰藉；通过观看短视频等方式逃避现实压力与学业挫败。由于缺乏正确引导，此类补偿行为

易在“即时满足–耐受性升高–戒断反应”的强化循环及家庭“认知偏差”的助推下，从建设性补偿发

展为病态性成瘾，并反过来削弱家庭支持功能，形成闭环机制。 
 

 
Figure 1. Analytical framework 
图 1. 分析框架 

 
本研究采用目的性抽样和滚雪球抽样相结合的方式，在云南省 S 村选取了 10 位具有明显网络成瘾倾

向的农村青少年及其一名监护人作为研究对象。S 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村民普遍家庭经济压力较大。村

民多早出晚归或长期在外务工，青少年在家度过大部分闲暇时间，缺乏课外活动与情感交流。在此背景

下，青少年更容易通过网络寻求情感寄托和社交满足，从而导致网络成瘾等问题的出现。访谈青少年年

龄分布在 9~14 岁，涵盖小学三年级至初中二年级阶段，其中 3 人已辍学。在家庭结构方面，样本呈现明

显的家庭支持缺位特征：5 人来自离异家庭，9 人属于隔代抚养或单亲抚养模式，仅 1 例为完整家庭结

构。在网络使用行为上，所有受访者日均上网时长均超过 7 小时，最高达 12.5 小时，主要集中于短视频

浏览、网络游戏和社交软件等娱乐性活动，部分兼有搜题等学习类用途。整体来看，样本群体在家庭情

感支持匮乏与监护缺位的背景下，普遍通过高强度的网络使用寻求心理补偿，其行为模式与补偿性网络

使用理论的核心假设高度吻合。访谈对象基本信息表详见表 1。 
每个访谈对象访谈时长约为一个小时，经访谈对象同意进行录音并将访谈内容整理成逐字稿，对访

谈资料逐句提取编码分析，编码的节点和结果参考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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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Adolescent interview basic information form 
表 1. 访谈青少年基本信息表 

编号 性别 年龄 学历 家庭结构 网络成瘾表现 

F1 女 13 辍学 父母离异，与爷爷奶奶、父亲生活在

一起 
行为：玩游戏、刷短视频、社交 
时长：12 h 

F2 女 12 初一 母亲在外省务工，与父亲生活在一起 行为：刷短视频、社交 
时长：10 h 

F3 女 11 初一 父母离异，父亲在外省务工，与爷爷

奶奶生活在一起 
行为：玩游戏、刷短视频、搜题 
时长：11 h 

F4 男 11 六年级 父母离异，父亲在外省务工，与爷爷

奶奶生活在一起 
行为：玩游戏、刷短视频、搜题 
时长：11 h 

F5 女 13 辍学 父母离异，与爷爷、父亲、弟弟一起

生活 
行为：刷短视频、社交 
时长：12.5 h 

F6 女 9 三年级 父母离异，父亲与爷爷在外省务工，

与奶奶生活在一起 
行为：刷短视频、搜题 
时长：8 h 

F7 女 14 辍学 母亲在外省务工，与爷爷奶奶、父亲

生活在一起 
行为：刷短视频 
时长：12 h 

F8 男 9 三年级 独生子，与父母一起生活 行为：刷短视频、搜题 
时长：7 h 

F9 男 14 初二 父亲去世，母亲失联，与奶奶和哥哥

生活在一起 
行为：玩游戏、刷短视频、搜题 
时长：9 h 

F10 男 14 初二 父亲在外省务工，与母亲和妹妹生活

在一起 
行为：玩游戏、刷短视频 
时长：10 h 

 
Table 2. Interview coding 
表 2. 访谈编码 

一级节点 二级节点 节点参数 三级节点 

家庭双重支持

不足 

情感支持疏离 27 

家长情感状况不佳 他们离婚后给我打电话的频率更少了 

代际情感隔阂 他们听不懂只会说我；觉得玩游戏就是学坏 

亲子关系疏离 坐在一起各玩各的手机；只关心成绩 

工具支持失灵 22 

学业支持缺失 他们也不会，只能拿手机搜了 

监管功能失效 干活很累，没时间管她；除了讲大道理就

是打骂 

合理化放任 给他们玩就不吵了；不上网也没什么玩的 

补偿性使用动

机：未满足需

求 

虚拟情感补偿 10 价值认同 网友更理解我，不像爷爷奶奶只会说我 

能力证明 12 虚拟成就感 游戏段位达到王者，游戏好友都夸我厉害 

现实逃避策略 14 

逃避学业压力 数学不及格通过游戏宣泄情绪 

逃避家庭冲突 玩手机应对家长的大道理；用手机声音盖

过父母的争吵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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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转化机制 

行为强化循环 28 

即时满足 刷搞笑视频和玩游戏获胜会很开心；通过

搜题得到满分作业 

耐受性升高 玩到凌晨甚至通宵还不想放下手机 

戒断反应 不能上网时感觉对什么都没兴趣 

家庭认知偏差 17 
网络使用合理化 谁家孩子都玩手机；他在网上可以学东西 

责任转移 村里面没啥玩的那就只能玩手机了 

削弱家庭支持

系统 

情感支持减弱 
10 

互动时间减少 他吃完饭就回房间玩手机了 

工具支持失效 无力感增加 说不听也不敢说 

4. S 村青少年网络成瘾的现状与危害 

4.1. 行为表现 

通过调查发现 S 村青少年的网络使用行为都表现出多样化特征，其中一些行为已经影响到其身心健

康。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首先，出现行为失控。农村青少年因缺乏娱乐设施，常将游戏视为主要的娱乐和社交方式，游戏沉

迷现象较为普遍。S 村青少年常组队玩王者荣耀、和平精英等游戏，玩游戏的时间远超现实社交的时

间，甚至为了追求游戏体验而瞒着家长充钱，少则几十多达上千。此外，由于父母外出务工，祖辈监护

人难以辅导学业，青少年逐渐从被动使用学习软件发展为主动搜题，甚至放弃自主思考。同时，短视频

也凭借其内容丰富、短小精悍的特点吸引了大量青少年，导致他们难以自控，频繁中断其他活动去刷

视频或一心二用。他们每周日均上网时长可达 10 小时甚至更多。在家时，90%的青少年都是手机不离

手；在学校时，部分青少年甚至违反学校规定将手机私自带入学校而不上交，在课堂上、夜晚躲在被子

里上网。 
其次，产生情绪依赖。青少年通过游戏或社交软件寻找志同道合的朋友，并将其视为可以宣泄情绪

的“树洞”，在相处过程中能够获得现实生活中难以得到的理解与关爱。在遇到现实问题(如学业压力、

家庭冲突等)时倾向通过玩游戏、与网络中的朋友倾诉等途径短暂地逃避、忘却现实问题。同时，短视频

中的娱乐、搞笑内容则为青少年提供即时的情绪刺激，使他们在观看时产生愉悦感，甚至在听到网络热

梗时表现出情绪高涨。青少年将网络视为打发时间、缓解无聊感的主要途径，当其上网行为被打断时会

表现出烦躁或者空虚感。 
再次，功能受到损害。游戏沉迷和搜题依赖直接影响青少年的学业表现。游戏和短视频占用大量学

习时间，而搜题依赖削弱了青少年自主学习和思考的能力，长期可能导致学业成绩下滑。过度依赖虚拟

社交和短视频中的片面交流，导致青少年在现实社交中缺乏深度交流能力，难以建立和维持真实的人际

关系。此外，青少年因沉迷网络而难以合理安排时间，无法平衡学习、休息和娱乐，导致时间管理能力

退化，生活规律紊乱等。 
最后，认知发生扭曲。50%的青少年将网络视为万能工具，认为通过搜题软件可以轻松完成学业任

务，忽视了自主学习的重要性。青少年难以辨别短视频内容的好坏与真假，容易盲目跟风模仿，甚至将

网络热梗作为同辈交流的重要话题。青少年将搜题得来的满分作业、游戏 MVP 等视为现实能力的体现，

对自身能力与价值判断产生偏差将进一步削弱其在现实中的应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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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负面影响 

S 村青少年的这些网络使用行为不仅影响了身体健康，还对其学业发展等造成深远影响。具体表现

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生理性伤害，主要表现为身体健康受损。长时间使用电子设备对青少年身心健康都会产生负

面影响，长时间盯着屏幕或久坐会对视力、腰椎等造成伤害。10 名青少年都认为自己上网时间比自己预

期的要长，更有 90%的青少年会玩到深夜，现在已经有 30%的青少年有散光、驼背等问题，长期发展下

去可能会形成神经紊乱等健康问题。 
其次是心理性伤害，主要表现为情绪暴躁、价值观扭曲。竞技类游戏以及部分短视频内容，比如慢

脚文化等会对青少年的情绪管理以及价值观产生影响。在网络亚文化的影响下，青少年可能会形成偏执

型人格，表现得不守规矩、暴躁等。有 50%的青少年表示会因为不能上网而变得烦躁不安，喜怒无常。

对网络上低质量流行语的学习与模仿不仅影响了青少年语言的习得，更有可能会形成扭曲价值观。除此

之外，过度沉浸于游戏成就和短视频带来的即时快乐导致其对现实生活的兴趣减退，面对现实困难和挫

折时更倾向于逃避到网络中，形成恶性循环。 
最后是发展性伤害，主要表现为学习成绩下滑、社交能力退化等。青少年将大量的时间用于刷短视

频或玩游戏，严重挤压了学习时间和精力。除此之外长期依赖各种搜题软件对其学习的自主性与学习能

力也产生了影响。10 名青少年都意识到上网影响到了自己的学业表现，在与青少年照顾者访谈时，他们

也都提出自孩子接触到网络、游戏之后，放学后的第一要事都是要手机上网、玩游戏，有的一到家便放

下书包直奔手机而去，作业要拖到大晚上才做完或者索性不做，导致第二天睡眠不足上课分心、交不出

作业。原本靠前的成绩逐渐下滑，甚至无心学习。这 10 名青少年都更喜欢自己上网，而不愿意出去和朋

友玩，他们习惯了线上交流甚至忽视了线下面对面的沟通和互动。这种行为不仅会削弱他们现实中的支

持网络，而且还有可能造成现实生活中社会交往能力退化。同时，他们习惯了游戏的打打杀杀，在现实

交往中遇到矛盾时也习惯用暴力解决问题，往往造成两败俱伤。 

5. 补偿机制的生成路径 

通过对 10 位青少年的访谈资料进行编码分析发现家庭支持的双重缺位是驱动他们走向网络补偿并

最终成瘾的核心动力，这一过程并非简单的线性因果，而是一个动态演进的恶性循环。 

5.1. 家庭支持双重缺位的结构性困境 

从补偿性网络使用视角来看，S 村青少年网络成瘾的核心在于青少年赖以发展的现实家庭支持系统

出现了结构性缺失或功能性失效，社会转型过程中，农村家庭结构经历了深刻变迁：传统多代同堂的扩

展家庭逐渐瓦解，家庭规模核心化、小型化；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迁移，造就了普遍的“留守”与

“半留守”家庭模式；即便父母未外出，也往往因生计压力而早出晚归，导致家庭空巢化现象日益突出。

这种结构性变迁直接导致了家庭支持系统在情感与工具两个维度的功能性失效，使青少年在现实生活中

难以获得必要的情感联结与实质性帮助，从而转向网络空间寻求替代性满足。 
1) 情感支持缺失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农村家庭的情感支持功能遭受严重冲击。S 村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低，家庭普遍

面临较大的经济压力。这种压力迫使父母将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生计维持，无暇顾及子女的情感需求。

更重要的是，城镇化进程带来的劳动力外流导致家庭结构离散化，父母与子女长期分居两地，情感联结

被物理距离割裂。即使父母与子女共同生活，也往往因工作劳累而缺乏有效互动，选择自己玩手机而非

陪伴子女，造成“同在屋檐下，心隔千万里”的情感疏离。同时，父母自身的情感状况也会影响到对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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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注度。他们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应对争吵或即将到来的更大的经济压力，更无暇顾及与子女的深层次

互动，亲子间更多的是单向的嘱托与说教。除此之外，在隔代养育家庭中，祖辈监护人与孙辈之间存在

巨大的“代沟”，因为生活习惯与价值观差异使得两代人之间缺乏深层次的情感交流。青少年在很多时

候会感觉祖辈不理解自己，对自己的关心也只停留在吃饱穿暖上，这进一步削减了青少年的分享欲，也

加深了祖孙之间的隔阂。F6 是一名 9 岁的女孩，父母离异后跟随父亲回到云南生活，迫于生计压力其父

亲到外省务工，将她交给奶奶照顾。在她的生活中，母亲长期缺席导致她在情感上得不到足够的支持和

关爱。父亲虽然偶尔回家，但对她的关心也较少，甚至会因作业问题打她，使得她对家庭的情感支持感

到失望，进而转向其他方式寻求满足。 

“我妈偶尔会打电话给我，只是我不想理她。感觉她对我一点都不好，我奶奶她们也哪哈都在说她。我们回来

三年了，她都没有回来看过我，也没给我买过哪样东西。我爹回来了要么在房间睡觉要么就出去玩，他也不带我去。

(访谈对象 F6，2025)” 

2) 工具支持失灵 
工具支持失灵主要体现在学业支持不足、监管功能失效以及家长对子女网络使用行为的合理化放任，

反映了农村家庭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多重挑战。随着学业难度增加，监护人在知识水平和精力上都难

以提供有效辅导，这背后是教育现代化与农村家长教育能力之间的巨大鸿沟。农村家长普遍受教育程度

有限，面对不断更新的教育内容和方式，他们往往无力应对，这导致青少年被迫依赖搜题软件完成作业。

同时，社会转型还带来了监管方式的转变。传统农村社区中，孩子教育是整个社区的共同责任，但在现

代化进程中，这种集体监管机制逐渐瓦解，转变为单个家庭的责任。而农村家长往往缺乏现代教育理念

和方法，监管方式容易走向两个极端：要么是简单粗暴的打骂，要么是无奈之下的放任自流。这两种方

式都无法有效引导青少年的网络使用行为，反而可能激发逆反心理，将青少年进一步推向网络世界。除

此之外，农村公共服务的不足加剧了工具支持失灵。由于农村娱乐资源与公共服务设施较少，青少年在

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可替代资源，而网络世界丰富多彩又易得，成为监护人“稳住”青少年的工具。这种

无奈之下的“合理化放任”反映了农村家庭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面临的系统性困境——当家庭、社区和公

共支持系统都无法提供替代方案时，手机成为了最低成本、最有效的工具之一。访谈对象 F8 的父母工作

繁忙，无法提供有效的学业辅导和行为引导。他遇到学习困难时选择通过手机搜题来完成作业，而不是

主动寻求家长或者其他人的帮助。这种依赖搜题软件的行为，反映了家庭在工具支持方面的失灵，家长

未能提供有效的学习支持和监督。 

“作业不会么简单嘛，打开小猿搜题或者作业帮，咔嚓一拍，答案就出来了！比我爹妈讲呢快多了。他们忙得

很，问他们要么说等哈，要么直接喊我去社工站找嬢嬢。这种太麻烦了，拿手机一搜就搞定了，又快又省事。(访谈

对象 F8，2025)” 

5.2. 家庭支持缺位与多系统之间的互动效应 

家庭支持的双重缺位不仅是青少年问题性网络使用行为的重要诱因，还通过与其他系统相互作用，

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学校作为青少年成长的重要场所，其教育环境和教师的引导方式对青少年的网

络使用行为有着显著影响。例如，学校若能提供丰富的课外活动和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可能会在一定程

度上缓解家庭支持缺位带来的负面影响，为青少年提供更多的现实满足感，从而减少其对网络的过度依

赖。然而，在 S 村的具体情境中，学校资源有限，难以开展丰富的课外活动和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无法

有效填补家庭支持的空白。 
同伴群体也是青少年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伴之间的互动和社交压力会影响青少年的网络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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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动机和行为模式。当家庭支持不足时，青少年可能会更加依赖同伴关系来获得情感支持和认同感，而

同伴之间的网络使用行为也会相互影响和强化。在 S 村，由于家庭支持的双重缺位，青少年在情感和工

具支持方面面临较大困境，这直接影响了他们在学校的表现和同伴关系的建立。由于父母外出务工或家

庭结构不完整，青少年在学业上缺乏必要的辅导和支持，导致学习成绩下滑，进而影响其在学校中的自

信心和归属感。在这种情况下，同伴之间的网络使用行为相互强化，形成了一个以网络为中心的社交圈

子，进一步削弱了青少年与现实世界的联系。 
此外，社区环境和公共资源的丰富程度也对青少年的网络使用行为产生作用。一个拥有丰富娱乐设

施和社区活动的社区，能够为青少年提供更多的替代性活动选择，减少其因家庭支持缺位而转向网络寻

求补偿的可能性。然而，S 村的社区资源匮乏，缺乏专门的青少年活动中心和娱乐设施，使得青少年在课

余时间缺乏替代性活动选择，进一步加剧了他们对网络的依赖。因此，在 S 村，家庭支持的缺位与学校、

同伴、社区资源的不足相互交织，共同推动了青少年问题性网络使用行为的发展。 

5.3. 补偿性网络使用的动机与行为 

研究发现在家庭支持双重缺失的背景下，青少年的补偿性网络使用行为主要源于对情感补偿、成就

感和现实逃避的需求，这些需求在现实生活中都难以得到满足，从而激发了强烈的补偿动机。而网络因

其高匿名性、及时反馈等特点成为一个理想的“补偿场”，为青少年提供了虚拟的情感慰藉与需求满足。 
1) 残缺核心家庭结构下的情感支持的补偿性使用 
在父母离异或一方长期缺席的核心家庭残缺结构中，青少年面临最直接的情感支持系统崩塌。这种

结构性缺失导致其产生强烈的孤独感、被抛弃感以及对情感联结的渴望。为了补偿这种根本性的情感匮

乏，他们倾向于在虚拟社交中寻求深度替代关系。通过游戏、快手等结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在这虚

拟的社交中他们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重塑自我身份，建立一种被理解、被重视的理想化人际关

系，获得现实生活中难以得到的认同感。同时，与面对面的互动相比，线上社交不用被人情、面子等束

缚，使社交变得更轻松。这种即时、高反馈的情感慰藉成为现实家庭情感缺位的替代品。访谈对象 F1 的

家庭因父母情感疏离且教养方式粗暴而功能失调。现实中极度缺乏理解与关爱，导致她将全部情感寄托

于网络。她在快手上结识网友并发展为网恋关系，这种深度虚拟关系直接补偿了现实家庭中缺失的情感

支持与价值认可，甚至使其产生了为网友离家打工的念头，网络已成为其最主要的情感寄托来源。 

“我们一开始就是随便聊聊天，感觉他好像很懂我，我说啥他都能接上话，还安慰我，我心里就觉得挺舒服的。

在学校里受委屈，老师和同学都不理解我，只有在和他聊天的时候，我才觉得心里舒坦。后面我开始天天盼着他给

我发消息，一有时间就拿着手机等他的消息。(访谈对象 F1，2025)” 

2) 隔代抚养家庭下的工具与情感支持的补偿性使用 
在父母完全缺位、由祖辈充当主要监护人的隔代抚养家庭结构中，家庭功能出现显著短板。巨大的

代际鸿沟使祖辈难以提供青少年所需的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其关怀多局限于生理层面；祖辈的低教育

水平使其无法胜任学业辅导的职责；祖辈的年迈与精力不济则导致监管功能失效，往往走向“放任”或

“粗暴打骂”两个极端。这种结构决定了家庭支持功能只能部分实现，形成“有监护，无支持；有管教，

无引导”的局面，从而将青少年推向监管更宽松、支持更即时的网络空间。网络搜题工具和娱乐平台成

为他们完成学业、填补空闲和逃避现实压力的“万能解决方案”，而祖辈监管的真空状态则让这种补偿

性使用行为不断强化和固化。访谈对象 F6 由奶奶抚养。奶奶能照顾其起居却无法理解其情感世界，更无

力辅导学业。这种结构性的功能失灵使 F6 的平板电脑成为她最重要的“伙伴”和“老师”。她熟练地绕

过父亲设置的时间限制，通过刷抖音和搜题来补偿情感上的无聊与学业上的无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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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爸爸是拿衣架打，直接打红完。我么就拿手打哈，打了么还要哄半天。上回她做作业做不起就拿我手机去

看，我都没认得她是拿去搜答案，后面她又来找我要我才认得。现在写哪个字不会写了也不爱去翻字典，都是拿平

板跟手机去查。说有哪样办法了那我又教不成么，她能做起就得了。(访谈对象 F6 家长，2025)” 

3) 形式完整但情感疏离家庭：陪伴及成就感的补偿性使用 
父母可能因忙于生计、沉迷手机或教育方式不当等，形成在物理上在场，情感上缺席的状态。同时

制造了一种诡异的家庭氛围：成员间缺乏高质量互动，各自沉浸在手机中，形成“在一起孤独”的状态。

青少年在此环境中感到被忽视、缺乏共同活动与成就认可。为补偿这种情感上的孤寂感和低自我价值感，

他们沉浸于网络世界，通过在游戏中获取成就、在短视频中消磨时间，来寻求一种平行的陪伴感和可掌

控的成就感，以此填补现实家庭生活中的情感空洞。访谈对象 F10 与母亲、妹妹同住，家庭结构完整，

但他深感母亲偏心且家庭沟通无效。这种情感上的疏离与不公感，使得家对他而言不再是温暖的港湾。

家庭结构虽然完整，但情感功能的缺失，使他通过消极应对和沉迷游戏来对抗现实，网络成为他宣泄不

满和寻求掌控感的补偿空间。 

“我跟我妹一有点哪样，挨骂的一定是我。她一天就是说那些大道理，耳朵都听起老茧了。平时在家就各玩各

呢，我跟我妈耍手机，我妹么就看动画片。一天没得事干不玩手机整哪样喽，在家又没得玩呢，出去玩么有没得钱，

所以就在家躺起耍手机了。(访谈对象 F3，2025)” 

4) 家庭结构混乱与角色倒置下的控制感补偿性使用 
在一些功能严重失调的家庭中，结构呈现混乱状态，可能出现亲子角色倒置、问题行为成为家庭焦

点等异常情况。青少年在此环境中体验到强烈的失控感、无价值感与不安全感。为重新获得对生活的掌

控和明确的自我价值，他们深度沉迷于网络世界。游戏中的等级规则、任务目标和团队认可为他们提供

了一个结构清晰、反馈即时、奖惩分明的“有序世界”，有效补偿了他们在现实家庭中所缺失的稳定感、

控制感和价值感。访谈对象 F5 的家庭结构处于混乱状态。父亲无力管教，母亲完全缺席，爷爷年迈仍需

劳作，她本人被赋予照顾家庭的期望且常被训斥。这种角色模糊和情感忽视使其感到极度无聊与无价值。

她每天花费十余小时刷短视频和电视剧，因为“手机上有声音，有画面，有人讲话，感觉热闹点”。这

种近乎全天的沉浸式使用，是对混乱家庭环境中个人角色迷失和情感关怀缺失的一种消极补偿，通过网

络的热闹景象来抵御内心的空洞与无助。 

“我爹觉得我不会找活干，是呢，我是不想动，那动起来做哪样安？读书读不成，干活也干不成。前面我爹没

回来，就我跟我爷他们在家，我煮饭呢嘛，那煮好了喊我爷喊不答应么，有时候又认不得他在哪点，所以就我自己

先吃了，然后他们回来了么又说我只会弄自己吃的，都不喊他们。(访谈对象 F5，2025)” 

5.4. 补偿性网络使用的强化与固化路径 

补偿性网络使用本身是青少年应对现实需求缺失的一种适应性策略，然而在社会数字化转型与家庭

结构变迁的共同作用下，这种行为极易失控，从具有代偿功能的“建设性补偿”演变为自我破坏的“病

态性补偿”，最终固化为网络成瘾。在这一转化过程中，数字技术的强化机制与家庭系统的认知偏差形

成了协同效应，共同推动了成瘾行为的固化。 
1) 行为强化循环机制 
父母外出务工或忙于生计，社区活动空间不足，这为他们长时间沉浸网络提供了客观条件。同时，

在数字时代背景下补偿性使用行为被嵌入了一个精心设计的强化体系中。网络为青少年提供了丰富的娱

乐内容，抖音等短视频平台、王者荣耀等网络游戏能够迅速满足其娱乐需求与成就感。短视频平台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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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机制推送青少年喜欢的内容，这种“精准投喂”机制极大地提高了网络的吸引力，使青少年更容易

陷入沉浸式体验。在游戏中，青少年可以通过完成任务、击败对手或达到更高的等级来获得虚拟的奖励

和荣誉。这些奖励在任务结束后迅速反馈给青少年，使其认为自己的努力得到了认可。青少年为了追求

更多情感上的及时满足，从而更频繁地使用网络。随着时间的推移，大脑对这种刺激的敏感性逐渐降低，

需要更强的刺激才能产生相同的反应，即青少年需要花更多的时间上网才能产生愉悦与满足感。他们会

为了上网而牺牲必要的睡眠、学习和社交时间，比如晚上躲在被子里上网、为了多玩会游戏就直接搜题

或者随便糊弄等。当上网行为被打断或者没有设备上网时会感到烦躁与生气，从而想方设法推脱或从监

护人那得到手机上网。这种戒断反应加剧了其认知与行为的失控，从而突破“建设性补偿”到“病态性

补偿”的临界点，此时上网行为已不再是仅仅为了满足需求，而是具有失控性。访谈对象下 F7 在家庭中

缺乏足够的监督和引导，她通过长时间玩手机获得即时满足，导致对网络的依赖越来越深，难以自拔。 

“差不多一天玩手机会玩十来个小时吧早上九点多十点起来就玩，到晚上睡觉，有时候刷到好看呢短剧或者看

他们直播我还会熬到两三点才睡，最晚的那会直接熬了通宵。(访谈对象 F7，2025)” 

“爱玩么就玩了，又不会咋个么。我们一天囊累哪点还有心情管她啊，干活回来我们自己都想玩哈手机么，这

种有哪样好说呢。(访谈对象 F7 监护人，2025)” 

2) 家庭认知偏差 
监护人在青少年进行补偿性网络使用时应当发挥好引导与监管的作用，但是部分监护人对青少年的

上网行为存在认知偏差，从而使青少年缺乏必要的约束。一方面监护人将网络视为时代必需品，认为网

络使用是正常且有必要的，甚至是有益的，从而不会过多的去干预青少年的网络使用行为。许多监护人

都认为现在的小孩都会玩上网，因此对青少年的上网行为持宽容态度。亦或是将网络使用作为青少年融

入同辈群体、进行学习的工具，因为游戏、网络热梗已成为青少年聊天的一个重要话题，如果不允许青

少年使用网络可能会使其面临“落伍”的困境。甚至认为与出去玩相比在家使用网络更能保证青少年安

全，同时他还能照看年幼的弟弟妹妹，方便自己外出做农活或上班等。另一方面认为自身经济能力有限，

不能为其报兴趣班或外出游玩等，加上农村地区资源有限，青少年外出玩耍缺乏场地与设施，因此除了

上网也没有其他途径来缓解青少年的无聊等感受或负面情绪。这种认知偏差进一步削减了监护人的监管

力度，而得到监护人默许的青少年更容易沉迷于网络，从而形成病态性补偿，导致网络成瘾。访谈对象

F9 的奶奶忙于生计，无暇顾及他的网络使用行为，导致他对网络的依赖逐渐加深。奶奶对他的网络使用

行为存在合理化偏差，认为只要他在做作业就行，这种认知偏差进一步加剧了他对网络的依赖，形成了

恶性循环。 

“村里面没玩的也没钱不玩手机玩哪样啊，他出去玩也是跟那些小娃一起玩手机么，他在家玩还可以帮我做饭

那些(访谈对象 F8 监护人，2025)” 

5.5. 网络成瘾对家庭支持系统的反作用机制 

青少年网络成瘾不仅是由家庭支持的双重缺失引发的，其反作用于家庭支持系统，进一步削弱了家

庭支持功能，形成了恶性循环。青少年网络成瘾使得家庭情感支持的缺失进一步加剧。随着青少年沉迷

于网络，他们与家庭成员的互动时间减少，情感交流更加困难。青少年将绝大部分时间都用于使用网络，

使本就缺少的亲子互动时间少之又少。同时，青少年的网络使用行为被打断时所产生烦躁等负面情绪会

加深亲子间的隔阂。除此之外，青少年依赖搜题完成作业、通过刷短视频等纾解负面情绪等使监护人在

监管与引导上的无力感增强，认为自己没能力去教、去管好青少年。对于监护人的管教青少年表现出的

负面情绪也使得监护人放弃监管与引导，这些都不利于家庭工具支持与情感支持的发展与发挥。访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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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F2 在拥有手机后平时就自己在房间里玩，将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刷短视频上，与父亲的互动频率变少

了。 

“之前是她会要我们的手机去玩或者是在楼上看电视那些，感觉也没得哪样事做么就一般都不管她，她爱看么

就看，哪家小娃娃都是这种呢。后面给她买手机了，她就是玩自己呢，基本上就吃饭呢时候在下面耍哈，其他时间

都是在楼上呢，跟我的话也少了。(访谈对象 F2 监护人，2025)” 

6. 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 10 名农村青少年及其监护人的访谈，深入剖析了家庭支持双重缺失如何通过补偿性网

络使用的机制导致网络成瘾的内在过程，并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家庭支持双重缺位是农村青少年网络

成瘾的关键影响因素。农村青少年的网络沉迷问题绝非单纯的个人意志力薄弱或技术诱惑，其根源深植

于由快速城镇化与社会转型所导致的家庭结构变迁与功能弱化之中。父母外出务工、亲子离散、隔代抚

养等结构性困境，共同造成了情感支持与工具支持的系统性缺失。这种双重缺位使青少年的基本心理需

求在现实世界中无法得到满足，从而为转向网络寻求补偿埋下了伏笔。其次，心理需求未被满足是主要

驱动机制。补偿性网络使用理论在本研究中得到充分印证。青少年沉迷网络的行为具有明确的心理代偿

功能：他们通过虚拟社交和网恋寻求情感慰藉，以补偿现实中的孤独与疏离；通过游戏段位和获胜获取

成就感，以补偿学业挫败和低自我价值感；通过刷短视频和搜题软件来逃避现实压力，以替代有效的家

庭支持。再次，从“建设性补偿”到“过度补偿”的演变，是行为强化过程与家庭认知因素共同作用的结

果。补偿性使用发展为网络成瘾的关键在于两大强化路径。一是“行为强化过程”：算法的即时满足特

性不断提高青少年的神经耐受性，导致使用时间不断延长，并在被中断时产生戒断反应，最终行为失控。

二是“家庭认知因素”：监护人因数字鸿沟、生计压力与无奈处境，对网络使用产生“合理化”、“必需

品化”等认知偏差，从而削弱监管意愿与效能，默许甚至变相鼓励了青少年的沉迷行为。这两股力量合

力将最初的适应性策略推向了过度依赖。最后，网络成瘾会反作用于家庭支持系统。它不仅会影响到青

少年的生理与心理健康、造成发展性伤害外，还会通过减少亲子互动等途径进一步削弱家庭支持系统功

能的发挥。 
基于上述结论，对农村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预防与干预有以下启示：第一，家庭干预需“双管齐下”：

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干预不应仅仅聚焦于控制青少年的网络使用行为上，而应回归家庭支持系统的建设。

一方面，要着力于修复情感联结，鼓励外出务工的父母通过高质量的视频通话、定期回家等方式，增加

与子女的深度情感交流；在身边的父母应学习有效的亲子沟通技巧，营造温暖和谐的家庭氛围。另一方

面，要提升工具支持能力，通过社区讲座、线上课程等方式，提升农村监护人(特别是祖辈)的数字素养，

使其了解网络风险，学会与孩子共同制定合理的上网规则。第二，社会支持体系应积极补位：在家庭支

持系统功能失调时社区等支持系统应该充分发挥其作用，弥补家庭功能的不足。例如，学校应加强心理

健康教育，开设丰富的社团活动，为青少年提供多样的、可在现实世界中获得成就感和归属感的渠道。

社区可以建立“四点半课堂”、青少年活动中心等，为青少年提供安全的线下社交空间和学业辅导支持。

社工组织也应该介入，为高风险家庭提供专业的个案辅导和亲子关系调解服务。第三，干预视角应从“戒

断”转向“赋能”：应认识到青少年网络使用背后的补偿性动机。强制“戒网”治标不治本，甚至可能激

发逆反心理。更有效的策略是“赋能”，即帮助青少年识别其未被满足的心理需求，并引导他们探索在

现实世界中满足这些需求的健康途径。例如，帮助游戏成瘾的青少年在体育或科技比赛中找到成就感，

引导社交依赖的青少年参与线下活动等。 
本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揭示了家庭支持双重缺位与农村青少年问题性网络使用之间的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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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为理解和干预农村青少年网络成瘾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但是仍存在不足。采用的目的性抽样和

滚雪球抽样方法，虽然能够深入揭示研究对象的个体经验和行为模式，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样本

数量有限且仅来自一个村庄，难以代表所有农村青少年群体的普遍情况。此外，单点取样的方式可能忽

略了不同地区之间在社会经济条件、文化背景和教育资源等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可能对青少年的网络

使用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尽管存在上述局限性，本研究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它不仅揭示了家

庭支持双重缺位与农村青少年网络成瘾之间的复杂关系，还为理解和干预农村青少年网络成瘾问题提供

了新的视角。未来研究可采用多案例比较研究或混合方法研究，以验证和拓展本研究的发现。例如，通

过在不同地区的多个村庄进行调查，结合定量数据和质性访谈，能够更全面地了解农村青少年网络使用

行为及其背后的家庭与心理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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